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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者 序

    拙著《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》被北京大学王顺洪先生译成汉

语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本人感到十分高兴。
    本书选择从日本近代汉语教学起步时期，到1945年日本战败

七十五年间的七位汉语教师，分别记述了他们从事汉语学习和汉

语教育的生涯。之所以从该期间众多的汉语教师中选择了这七位

教师，是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一历史阶段的某个时期，产生了重要影
响的著名人物，一生致力于汉语教育。他们不仅为某个时期的汉

语教育做出了贡献，而且，所编的汉语教科书一直为后人所用，在

日本的汉语教学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
    这七位汉语教师，是在不同年代走上汉语学习道路的。然而，

他们选择学习汉语以及后来从事汉语教学，均是因为对中国和汉

语抱有亲近感，尊敬和，1#1中国文化。因而，即使在得不到什么经

济利益的时候，他们也执著地热心于汉语教育。

    那一历史阶段，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一步步走向侵略，日本国

民均受到了政府政策的影响，汉语教师自然也未能例外，这不能不

说是一种遗憾，并使人感到惭愧，此乃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的消极

面。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"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日本的汉语教育

终于在反省过去的基础上，以日中友好为宗旨发展起来了。

    王顺洪先生以前曾翻译过我的《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》、《日

本中国语教学书志》、《日本中国语有关书书目》三本书，加上这本

《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》，他已翻译了我的四部著作。这些著作在

我对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，是主要的核心性的研究成果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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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顺洪先生将它们一一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，实际上是将 日本近

代汉语教育史，以及对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全面地介绍到了中国。

可以说，王顺洪先生在这方面是做出了国际性的贡献。

    本人的数部著作被王顺洪先生译成汉语，使我五十年来的研

究成果越过海洋传到了中国，这件事不仅具有学术意义、国际意

义，而且也体现了日中两国“一衣带水”的紧密关系。就我个人来

说，这些著作就像是我的化身，让我永居于自己无比，it lpll的中国。

鉴于此，我对王顺洪先生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正值日中邦交正

常化30周年之际，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，更多了一层纪

念意义，为此，我也要向北京大学出版社表示真诚的谢意。

    六角恒广

2002年9月29日

于日本千叶县住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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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六角恒广，1919年生，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，著名日本汉

语教育史专家。已出版著作有《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》、《日本汉

语教育史研究》、《日本中国语教育史论考》、《日本中国语教学书

志》、《日本中国语学习余闻》、《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》、《日本中国

语有关书书目》、《日本中国语教本集成》等。



编译者序:

    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师

    在源远流长的日本汉语教育历史上，明治时期占有特殊位置)

这个时期，日本汉语教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:内容从占典文言

转变到以白话为中心，口语从南京话转变到北京官话;价值取向从

文化意义转变到主要追求实用，汉语从向中国学习的媒介变成了

向中国扩张的工具。另外，明治以前M本没有专门的汉语学校、专

职的汉语教师和公开出版的汉语教科书，幕府时代虽产生了“唐

话”教育，但仅是唐通事们的“家学”;而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开始出
现了专门的汉语学校和专职的汉语教师，IE.式出版汉语教科书，汉

语教育成为一种社会事业。这些转变，标志着明治时期日本的汉

语教育步人了新的历史阶段。

    考察日本汉语教育历史，除了要对各个时期汉语教学的机构、

教材、宗旨、背景等进行研究外，关于教师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

面。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育界的一些著名人物，既是新时期汉语

教育事业的开拓者，又是汉语教学讲坛卜_的普通教师，他们以汉语

为资本，以汉语教育为事业，对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

作用。但是，日本近代史是一部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历史。明治维

新以后，日本政府重视加强与中国的关系，然而，却逐步把中日关

系推人了不正常状态。汉语教育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

的。明治时期汉语教育界的每一个代表人物，可以说都是那个时

代的缩影。

    1999年5月，日本东方书店出版rFI本汉语教育史专家、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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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学者六角恒广的《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))(原书名为《汉语师家

传》)一书，此书选择了日本明治以后七位颇有代表性的汉语教师，

详细记述了他们从事汉语学习和汉语教育的人生旅程，七个人物

就像一面面“镜子”，清楚地映照出了日本明治以及后来一段时期

汉语教育的真实景象。这部通过人物传记揭示历史的书，对于人

们了解那一段日本汉语教育及中日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，具有重

要的参考价值。

七位著名汉语教师的生平

    书中七位著名汉语教师是:颖川重宽(1831-1891)、广部精

(1854-1909)、中田敬义(1858-1943)、御蟠雅文(1859-1912),

宫岛大八(1867-1943)、井上翠(1875-1957 ) ,秩父固太郎

(1876-1948)。把这七个人物生卒和从事汉语学习、教学活动的

时间按年代顺序排列起来，恰好构成了明治时期以及后来一段时

间日本汉语教师和汉语教育事业不断延续的人物画廊。

    颖川重宽，祖籍中国福建漳州，1831年生于日本长崎，世代为

长崎唐通事，他本人乃第九代。颖川重宽15岁做“见习通事”，后

来逐阶提升，20岁为“小通事末席”,24岁为“小通事并”,26岁为

“小通事助”。1857年，颖川重宽被幕府任命为江户学问所“译
司”，四年任期结束后回到长崎，与其他唐通事共同建立了“译家学

校”，教子弟们学习“唐话”和英语。明治维新以后，1870年6月，

经“大译官”郑永宁推荐，颖川重宽被调到外务省，7月，辅助郑永

宁做日本使团译官，到中国参加“中日修好条约”预备谈判，回国后

与郑永宁一起筹建了外务省汉语学所，从事并主持汉语教学工作。
1871年5月，颖川重宽第二次做使团译官到中国缔结“中日修好

条约”0 1873年，第三次做译官到中国出席“中日修好条约”批准
书交换仪式。1873年，汉语学所改由文部省管辖，更名为外国语

学所，后与其他外语教学机构合并，成立了东京外国语学校，虽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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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辗转变化，但颖川重宽汉语教学负责人的地位一直未变。1886

年，合并到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及其汉语学科撤

销，颖川重宽退职，1889年回长崎养老，1901年病逝。

    广部精，1854年生于日本上总国君津郡(现千叶县木更津

市),5岁始进私塾学汉字和汉学，读《三字经》、“四书五经”。广部

精自幼受父亲影响，主张‘旧本开国”、“口中亲和”、“挽救亚洲”。

明治维新以后，1871年，广部精到东京求学，1875年2月始跟中国

人教师周幼梅学汉语。1876年12月，)“部精创设汉语学舍“日清

社”，传授汉语和汉学，还办了杂志《H清新志》、《寰海新报》。1877

年8月，日清社倒闭，广部精转到“同人社”教汉学，同时，跟中国人

教师薛乃良学习北京官话。后来，他周围具有共同“亚洲观”的学

生组织了“汉语会”，请他教授汉语，同时他还被请到陆军省会计局

和“兴亚会支那语学校”教汉语和汉文。1880年11月，广部精恢
复了‘旧清社”更名为‘旧 清馆”，1884年 10月，‘旧 清馆”关闭。

1884年2月，广部精被正式聘到陆军省会计局做监察工作。从此

告别汉语教学。1890年，广部精到陆军财会学校任教官，1895年

中日甲午战争后，到中国辽东半岛做日军后勤工作，归国后退役。

后来，广部精曾先后受聘于神社、银行、制铁公司。1905年日俄战

争爆发，广部精再次应征到大连做日本军队后勤工作，1906年复

员，1909年8月病逝于东京。
    中田敬义，1858年6月生于日本加贺藩,6岁上学，8岁读“四

书五经”。1870年，被加贺藩选派到外务省汉语学所学习汉语。

1876-1881年，被外务省选派到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学习北京官

话。在北京期间，中田敬义将日文版《通俗伊苏普物语》(《伊索寓

言》)译成汉语，并曾在中日关于琉球问题的谈判中担任翻译。从
中国回日本后，在外务省公信局做公文翻译，兼“兴亚会支那语学

校”汉语教师。1882年，朝鲜发生“壬 f̀事件”，中田敬义被派到朝

鲜出差，参加中日谈判。1883年，日本外务省举行赴中国留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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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拔考试，中田敬义是倡议者和考试委员。1883年，中田敬义被

任命为外务大臣秘书，1884-1890年到日本驻英国公使馆工作，

与中国驻英公使馆官员有私交。1895年，在中日“马关条约”谈判
中，中田敬义为日方翻译。后来，中田敬义又当过数位外务大臣的

秘书以及外务省政务局长。1898年，中田敬义被辞离开外务省，

1900年到古河合名会社任职，1905年曾为该公司到上海、南京、汉

口、北京等地考察。1943年10月，中田敬义于东京去世。

    御蟠雅文，1859年生于日本长崎，6岁进寺子屋学习汉字，8

岁入汉学塾读“四书五经”。1873年10月，离开长崎到东京找郑

永宁求学，先跟郑的弟弟学汉语，1876年2月进人东京外国语学

校汉语科学习。1879年，作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选派的留学生到

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学习北京官话，1881年底回日本。回国后，被

派到熊本做军队汉语教官，同时在偕行社、济济簧、商业学校教汉

语。1890年，御蟠雅文被荒尾精请到“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”教北
京官话及上海话0 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该校全体学生应

征做翻译，御蟠雅文回到日本，被任命为日军某司令部一等翻译

官，到了中国辽东半岛。1895年回国后，被派到日本刚占领的台

湾做总督府翻译，在台湾学会了闽南语。1898年9月，御蟠雅文

被三井物产公司聘到上海职员培训所“三井书院”教授北京官话、

上海话及中国经济、商业、习俗等课程，兼东亚同文书院汉语教师。

1910年10月，御蟠雅文因病回国，1912年3月于长崎去世。

    宫岛大八，1867年生于日本米泽藩，父亲宫岛诚一郎是藩士，

明治维新后被起用，举家迁到了东京。1871年，中日正式建立外

交关系，1877年，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等抵东京。喜欢汉诗
文的宫岛诚一郎与中国公使馆人员交往密切，宫岛大八深受影响，

13岁始跟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之弟黄遵楷学汉语，后转人“兴亚会

支那语学校”学习。1882年，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关闭，他转入东京

外国语学校汉语学科。1887年，宫岛大八从父亲处接触清代硕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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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裕创(字廉卿)的书法诗文，十分崇敬，经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介

绍，到中国拜张廉卿为师留学七年，1894年回国。1895年2月，宫

岛大八被聘为帝国大学汉文科讲师，教授汉语、汉学，同年5月，创
立汉语学校“咏归舍”(1898年改称善邻书院),1897年9月，兼东

京外国语学校汉语学科讲师。1901年，宫岛大八辞去东京外国语

学校的工作，专门经营善邻书院，直到1943年7月因病去世。

    井上翠，1875年生于日本姬路市，5岁丧母，自幼随父学书法，

7岁人姬路市小学，14岁人姬路中学，18岁时父病逝，为维持家计

未上高中，当了小学代课教员，1895年通过考试获得正式教员资

格。1898年，到东京边在小学教书边求学，1900年通过考试获得
中学习字课程教员资格，1901年获得汉文教员资格，尔后回到姬

路做中学教员。1902年返回东京，在府立一中任教，该年8月，中

国清朝官员吴汝纶访日，考察东京府立一中，引起井上翠对中国和
汉语的兴趣，从而进人东京外国语学校别科学习汉语。1906年，

井上翠为了积累教中国人日语的经验，以寻机会到中国学习汉语，

进人东京宏文学院做日语教员，同时在“赴中国女教员培训所”教

汉语。1907年，井上翠到北京京师法学堂任日语教习，工作之余

学习汉语，了解中国，编纂日汉词典。1911年，井上翠教习任期结

束回到日本，1913年到广岛中学教国语和汉文，并在“偕行社”教

汉语，1916年转到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教汉语，1922年转到大阪外

国语学校教汉语，1936年退休后回到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任教，

1942年退休，1946年重返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坛，1949年最后退

休，1957年83岁时去世。
    秩父固太郎,1876年生于东京，8岁人庆应义塾小学，次年丧

母，14岁人中学，19岁人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学理科，毕业后在工厂

从事机械维修、管理，次年人中等技校夜间部学习。1898年11

月，秩父固太郎在亲戚家与中国留学生王鸿年相识，二人互教互
学，成为亲密朋友。1904年，王鸿年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，秩父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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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郎随王到了中国四川，任彭县中学教习，学会了四川话。1907

年，秩父固太郎回到日本，为了扎实掌握北京官话，人东京外国语

学校汉语科学习。1912年毕业后，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“满铁”-r_

作，做辽宁熊岳城日本人中国人同校的小学教师，1913年调到大

连“满铁教员讲习所”教授汉语、中国情况和日语教学法。1917
年，他到北京进修一年，1919年兼大连商业学校夜间部教员，1920

年大连外国语学校成立，应邀去兼课。1921年，“满铁”推行汉语

水平考试制度，秩父固太郎是命题和阅卷委员。1924年，“满铁教
育专门学校”成立，秩父固太郎任主任教授。1926年，日本在大连

开播汉语广播讲座，秩父固太郎长期担任主讲人。秩父固太郎在

“满铁”从事汉语教学三十多年，直到1945年回国，1948年病逝于

长崎县大村。

    仔细考察以上七位汉语教师的生平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人之

所以走上汉语道路，首先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根本的原因，这就是时

代的影响。语言是交际工具，不同民族之间，无论是平等交流还是

非平等交流，都离不开语言媒介。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否为其他民

族所重视、学习、推广，主要取决于其他民族与这个民族需要交流

的程度。日本明治以前，中日之间的交流绵延不断，某些时期规模

很大，也很频繁，不过，那时的主要媒介是汉字和文物典籍，日本通

过中国的典籍吸收中国先进的制度与文化，日本与中国官方交往

主要是靠汉文书函，汉语口语的重要性和需要的迫切性尚不突出。

    明治维新以后，在欧美殖民主义势力东进亚洲，侵略中国，日

本也面临威胁的情况下，日本为了自强，为了与欧美抗衡，并争夺

亚洲，采取了加强与中国关系，向中国大陆发展的战略。1871年，

日本主动与中国签订“修好条约”，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。尔后，

中日间的文书、人员往来日益增多，急需翻译，于是，日本外务省设

立了“汉语学所”。这是明治时期第一个专门的汉语教学机构，也

是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的开端。当时，日本有些人士从亚洲形势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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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治政府的政治、外交动向，看到了汉语(主要是现代汉语日语)的

重要性，于是，开始走上汉语学习和汉语教育道路。这七个人物

中，颖川重宽是“中日修好条约”谈判、签署的直接参与者，_二次到

中国。他由长崎调到东京汉语学所，从旧唐通事走L汉语教学道

路，成为明治时代最早的汉语教师，完全是日本的外交需要。广部

精学习汉语，创办汉语学校，目的十分明确，就是要实践从父亲那

里承继下来的“亚洲观”，为‘旧本开国”、“中日亲和”、“挽救亚洲”

培养汉语人才。中田敬义是日本外务省第一批从地方选拔到汉语

学所学习的学生，也是第一批选派到北京学习北京官话的留学生，

回国后一直在外务省工作，同时兼汉语学校的教师。御蟠雅文是

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选派到北京学习北京官话的，回国后被分配

到军队当汉语教官。宫岛大/l如果没有中日建交，没有其父与中

国公使馆人员的交往，兴许就没有他长达七年的中国留学机会和

后来的汉语教育事业。井上翠是受清朝政府高官吴汝纶访日影

响，才决定学汉语当汉语教师，并通过在中国当教习掌握汉语，终
于走上汉语教学道路的。秩父固太郎也是在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

的形势下，才有可能结识中国官派留学/王鸿年，并获得到四川当
教习的机会，学习掌握汉语，成为一名汉语教师的。总之，他们七

个人进人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生涯，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影响，都

与当时的中日关系、日本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，也就是说，是时势

造就了这样一批日本早期的汉语教育人士。

    这七个人物走上汉语学习和汉语教育道路，除时代影响这一

根本原因外，还有其他诸种因素的影响，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以一F六

个方面。

    1.寻求个人出路和抱负。任何一个人，无论生长在什么国

家、什么时代，在步人成年的时候，都面临着个人出路问题。口本

明治维新以后，东京是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吸引着大批青

年人赴那里谋求发展机会。这七个人中，有的原来就立下志愿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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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汉语，想以此于一番事业。例如广部精、御蟠雅文，他们到东京

就是要学好汉语，从事汉语方面的工作，实现自己的抱负。也有的

人开始时并未重视汉语，后来由于某种契机对汉语发生兴趣，开始

学习汉语，决心做汉语教师。如井上翠、秩父固太郎，他们是在就
业以后中途转人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师道路的。然而，汉语教学最

终都成了他们的职业，而且成了他们的事业。

    2.家庭或老师的影响。这方面比较明显的是颖川重宽、广部

精、御蟠雅文。颖川重宽出身于唐通事世家，家庭给了他汉语资

本。明治维新以后，他被政府起用做译官，从事汉语教育，可以说

是梦寐以求，香火继续。广部精的家庭影响主要是来自其父，他接

受了父亲的政治主张，认识到日中要“亲和”，“挽回亚洲衰运”，首

先要互通语言，日本要有汉语人才。正因如此，他立志学习汉语，

力、起了汉语学校。御蟠雅文所受影响主要是来自汉学塾的老师，

老师数次在课堂上赞扬在“中日修好条约”谈判中担当翻译大任的

郑永宁，对御蟠雅文产生了极大诱惑力。老师还介绍他到东京投

拜郑永宁，为后来成为一名汉语教师和翻译启开了大门。

    3.从汉学跨进汉语。日本自古以来上就有崇尚汉学之风，幕

府时代和明治时代汉学相当普及。这七位汉语教师，多数人父辈

有汉学修养，本人从孩提时代就学习汉字、汉文。日本汉学有自己

一套独特的教授方法，不管汉语本来的发音，汉字、汉词及其所蕴

含的汉文化使这些人萌发了对汉语的兴趣，并打下了一些基础。

所以，后来一经获得某种启示或契机，他们马上就跨人了汉语的大

门。唐通事出身的颖川重宽自不必说，其他人如广部精、中田敬

义、御蟠雅文、宫岛大八均属于这种情况。他们六七岁就在寺子

屋、汉学塾学写汉字，读《三字经》、“四书五经”，有的还从私塾先生

那里接触过汉语语音。因而，当后来汉语受到政府和社会重视，显

示了其新的价值和前途的时候，学习汉语，从事汉语工作，自然就

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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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.接受汉语科班训练。不言而喻，做汉语教师须有扎实的汉

语功底。1871年中日缔结“修好条约”，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日本

马上就筹建了汉语学校，并及时将所教汉语由南京话变成了北京

官话。为了教学需要，就连唐通事出身，汉语功底较深的教师颖川

重宽，也认真补上了北京官话课。后来的广部精、中田敬义、御蟠

雅文、宫岛大八、井上翠、秩父固太郎，几乎都是东京外国语学校毕

业，接受过科班汉语教育。在明治时期，东京外国语学校(今东京

外国语大学前身)是官办的正规的外国语学校，汉语学科师资力量

很强。汉语科班出身，为这些人奠定了良好的汉语基础，汉语成了

他们的立身之本，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人生方向，这就

是，从事汉语教学或翻译工作，发挥一技之长。

    5.与中国人的交往。事实证明，要很好地掌握一门外语，与

目的语国家的人交往十分重要。这七个人物与中国人的相识和交

往，是他们汉语水平得以提高的重要条件，甚至是走上汉语道路的

诱因。广部精的汉语主要是拜中国人周幼梅、薛乃良为师学习掌

握的。宫岛大八最初接触的是中国公使馆人员，黄遵宪的弟弟是

他的汉语启蒙老师。秩父固太郎之所以对中国和汉语产生兴趣，

自愿到四川当中学教习，后来成了汉语教育专家，主要是因为结识

了中国留学生王鸿年。其他人虽最初未认识中国人，但是，在汉语

学习及工作过程中，都与中国人有一定接触和交往，在接触和交往

中增强了对汉语的兴趣，提高了汉语水平，与汉语结下了不解之

缘。

    6.到过中国的经历。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政府挺进中国大陆

的战略，加上交通工具比起古代已大为便利，不管是自愿还是被

动，是行善还是为恶，日本人到中国的机会大大增加了。这七个人

中，颖川重宽作为谈判译官三次到过中国;广部精在甲午中日战

争、日俄战争时，先后两次做军需到了辽东半岛;中田敬义在北京

留学、工作5年;御蟠雅文在北京留学两年，在台湾当翻译3年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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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、三井书院、东亚同文书院任汉语教师6年，

共计11年;宫岛大八在中国留学7年;井匕翠边当教习边学汉语，

在北京呆了4年;秩父固太郎在四川当教习3年多，在“满铁”当汉

语教师长达33年。这些人在中国的丰富经历，使他们成了中国

通，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和较强的实际运用能力，从事汉语教学如

鱼得水。

    综合以上分析，结合每个人的情况，我们可以把这七个人各自

走上汉语教师道路的过程简化为如下公式:

    颖川重宽:唐通事— 译官— 汉语教师。

    广部精:学汉学— 跟中国人学汉语— 办汉语学校。

    中田敬义:学汉学— 人汉语学所和东京外国语学校学汉语

— 到北京留学— 做外务省翻译兼汉语教师。

    御蟠雅文:学汉学— 人东京外国语学校学汉语— 到北京

留学— 做汉语教师及翻译。

    宫岛大八:先后在中国公使馆、支那语学校、东京外国语学校
学汉语— 到中国留学— 办汉语学校。

    井上翠:小学、中学教师— 人东京外国语学校学汉语— 做

中国留学生日语教师— 到北京当日语教习兼学汉语— 做汉语

教师。

    秩父固太郎:结识中国人王鸿年— 到四川当中学教习—

人东京外国语学校重修汉语— 做汉语教师。
    从这些公式我们更清楚地看到，这七个人走上汉语教师道路

的具体过程各自有所不同，但异中有同，大同小异，在明治时期具

有代表性。

七位汉语教师的实绩及评价

    这七个人在走上汉语教师道路以后，工作实绩主要体现在以

下三个方面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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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一，创办或支持汉语学校。明治前期，是日本近代汉语教育
的起步阶段，因为以前没有汉语学校，为了发展汉语教育，培养汉

语人才，首先需要设立汉语教学机构。这在当时既是政府的要求，

也是一些有志之士的愿望。这七个人中，颖川重宽是明治时期第

一个汉语教学机构“汉语学所”的筹建者之一。虽然汉语学所属于

官办，颖力!重宽是从长崎调过去的，但搞汉语教育正是他的志向所

在。汉语学所建立后，主要负责人郑永宁主要在外务省，主持汉语

学所业务的实际上是颖川重宽。后来，汉语学所并到东京外国语

学校，又并到商业学校，但颖川重宽始终是汉语学科的负责人。广

部精是明治时期第一个私人汉语学校的创立者，他学习汉语不到

两年，就办起了汉语学校‘旧清社”。‘旧清社”加之后来的‘旧清

馆”尽管仅存在了5年，但体现了广部精兴办汉语教育的热忱。宫

岛大八创办的“善邻书院”(起初叫“咏归舍”)，在明治时期的汉语

学校中，是最有影响、延续时间最长的私立汉语学校，至今仍存在

于东京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靠的是宫岛大八的声望和苦心经营。

七个人中的另外四人，虽没有创办和参办汉语学校之举，但在支持

和推进汉语教育事业方面也做了一些重要事情:中田敬义是日本

明治初期向中国选派北京官话留学生的倡导者;秩父固太郎是日
本“满铁”汉语教育中的主要角色，长年主持大连汉语广播讲座;御

蟠雅文、井上翠先后或同时在多所学校执教，竭尽全力支持有关学

校的汉语教育。

    第二，从事汉语教学，培养汉语人才。明治时期，日本学习汉

语的人数增长迅速，教员非常缺乏，这些汉语教师往往受聘于数

方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但他们乐此不疲。比如广部精、御蟠雅文、秩父

固太郎，同时在三四处担任汉语课教学，有的还在家里接待学生;

颖川重宽在筹备汉语学所时，三个学生寄宿在他家，他白天上班晚

上回来教他们汉语。这些教师在汉语教学过程中，充分利用在中

国的收获、体验，汉语水平高，教学效果好，因而深受学生欢迎。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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